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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三位古稀球友
郁 土

最近， 接连败在三位年逾古稀球

友之拍下， 好不郁闷！

他们分别是使用一面正胶的周老

师， 七十一岁； 使用两面反胶的老蒋，

七十二岁； 使用正面长胶、 反面正胶

的陶老师， 七十三岁。 分别长我十三

岁、 十四岁、 十五岁。 三位老人均直

握球拍。

周老师住我们小区， 原先是闸北

教工队的， 使用友谊 729 的 802 正胶，

近台快攻型打法。 当然， 因为年龄大

了 ， 他很少进攻 ， 以防守反击为主 。

他发球不甚怪， 打法初看上去平淡无

奇。 然真正交手， 你便会领教他的厉

害了 。 无论你用正胶 、 反胶 、 长胶 ，

他都不吃球。 非但此也， 他总能根据

来球， 回应你最为难受的球过来， 往

往是你站远台， 他摆近网短球； 你靠

近球台， 他推你远台； 你立左侧， 球

会听从命令般从他拍下直奔你右边 。

在其拍下， 那只小小银球， 仿佛长了

眼睛般 ， 总是落在你最为难受之处 ，

让你永远感觉自己脚步不够快， 眼神

不够尖， 判断不够准确！ 他站近台不

动， 就能把你调动得满世界找球。 而

一旦出现高球， 在其攻击下， 你绝无

可能防守得住。

以前我使用正胶近台快攻打法时，

输周老师尚不太多。 自从今年三月开

始， 我在球拍背面贴了长胶。 练习了

一段时间后就想， 我使用正胶发球抢

攻， 使用长胶接他的发球， 应该可以

赢他了吧。 然而不然， 正式上场后方

发现， 周老师根本不怵长胶， 我用长

胶接发球， 根本占不到任何便宜 （或

许因自己对长胶之掌握尚不到位）， 反

而因长胶回过去的球速度较慢， 让他

更能从容应对！ 他对我说： “我在外

面打球， 什么长胶没见过！ 你不要用

长胶， 就还是老老实实地打你的正胶

快攻， 这样威胁反而大些！” 我承认自

己远未发挥出正胶的威力来。 我曾在

市里的比赛中， 近距离观摩过从专业

队退役下来的正胶选手之比赛， 只要

是出台球， 哪怕是极下旋的， 他都能

直接推起来， 而不会去搓的。 然此种

技术， 要掌握谈何容易！

反复试探下来， 每当和周老师打

比赛， 我就弃长胶面不用， 专心致志

打正胶发球抢攻， 你别说， 我攻过去

的球， 周老师要防住也非易事。 就这

样， 使用正胶， 我间或能胜周老师一

两盘。

至于老蒋， 早有耳闻。 据说他原

先是篮球运动员 ， 后来不打篮球了 ，

忽然对乒乓球发生了莫大之兴趣， 开

始练习打乒乓 ， 并满世界找人对阵 。

还听说他握拍很松， 球拍就像是吊在

其拇指与食指间。 虽说半路出家， 但

毕竟有篮球运动员的身体素质与运动

意识打底， 再加上他勤奋好学， 见多

识广， 居然打遍天下无敌手， 听说在

市里的老年人乒乓比赛中， 曾取得季

军之佳绩。 老蒋就住在我们附近的小

区， 但因他云游四方， 拿着个球拍到

处寻找对手， 很难遇到。 而就在上周

日上午， 我有幸第一次遭遇他， 据球

友讲， 这是他一年多来头遭来。

当时， 我像往常一样去小区乒乓

房打球。 乒乓房在二楼， 上楼时， 遇

到已打好球下来的老李， 他说： “上

面人很多， 还有你没见过的。” 我推门

进去， 就有人说： “我们小区的高手

来了！” 只见近门球台上， 有位高个子

老者， 正与小区一位老太太练球， 老

太太攻他挡， 球拍垂吊在大拇指与食

指间。 我找个位置坐下来时， 有人告

诉我这便是老蒋。 而正在练球的老太

太催促我快快上场。

我只好遵命。 还没练几个球， 大

家就急不可耐地要求开始比赛。 我请

老蒋先发球， 我用长胶接球。 他见我

站台近 ， 一个长球直奔我反手底角 ，

我措手不及 ， 先丢一分 。 汲取教训 ，

在他发第二个球时， 我退后半步。 他

马上发一个正手近网短球， 我跨前一

步， 勉强接了过去。 由此两球， 我明

白此前关于老蒋之传闻绝非虚语。 轮

到我发球了， 我用正胶发球抢攻。 第

一个下旋球， 对方搓球下网。 第二个

我用发下旋球动作， 发了个带欺骗性

的不转球， 老蒋搓球过高， 我抢前攻

击， 却出人意料地下网！ 几个回合过

来 ， 我用正胶攻击半高球屡屡下网 。

就这样， 双方打成 10誜10 平后我输掉

了第一局。

第二局， 我调整战术， 用长胶发

下旋球 （其实不转）， 老蒋依然搓高，

我用长胶进攻， 屡屡得手， 因为他搓

过来的球虽然极转， 然长胶不怎么吃

转。 可即便如此， 第二局我还是以 9誜11

输掉了比赛。

第三局， 老蒋对我的长胶发下旋

球有些习惯了， 我用长胶的进攻失误

变得多了起来， 很快便以 2誜8 落后。

轮到我发球了， 我改用长胶反手发对

方的两个底线大角， 第一个球， 老蒋

回球直接出界 。 很快 ， 我追至 8誜8

平。 然后双方战至 10誜10 平。 他发一

球， 得分， 11誜10； 我用长胶发下旋

球， 他冒高球， 我侧身抢攻， 万万没

想到的是， 这一攻球， 他居然给接住

了， 且回到了我正手大角， 我望球莫

及， 输掉了比赛。 虽说有两局打到了

10誜10 平， 但毕竟输掉了比赛。

对于我来说是输掉了比赛， 可众

球友却看得十分过瘾 。 事后我总结 ，

假如一开始便采取以长胶为主、 正胶

为辅之打法， 结果可能会好一点， 毕

竟第一局正胶攻丢了好几个球。 练习

打长胶三月有余， 而有此战绩， 也算

是对自己的一点安慰吧。

三位年逾古稀的球友中，陶老师最

为年长，他是从乒乓强校华东理工大学

退休的。 其自述从前也打正胶快攻，后

来因为年龄大了，才改打长胶，迄今一

十有五年。 去年年底，我邀请陶老师来

单位打球，只见他毫不费力，就轻取我

方三人，每人均以 0誜2 输给他，且每局

都是大比分落败，毫无招架之力。 其球

拍底板为蝴蝶 KUMPURU-CS，一面贴

法国的 “死亡金属 ”单胶皮长胶 ，一面

贴德国多尼克正胶王。 但他的正胶主

要用来发球。 以前在比赛中，我也遇到

过长胶选手，但那些人，往往都是回台

内飘忽不定之半高球，等你攻球失误，

谈不上什么攻击性。 而陶老师的长胶

战法， 将球场之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

己手中， 往往拱或切你的两个底线大

角，球又低又快又下沉，极难对付。 假

如你离台稍远，他又会摆近网短球。 就

这样，一长一短、一左一右、一慢一快，

再加上单胶皮长胶所回之球的飘忽 、

下沉甚或停顿， 令你感觉自己的眼神

不好使 ，步伐不够快 ，判断不够准 ，有

劲也使不上！

自从和陶老师过招惨败后， 我一

改此前对长胶之偏见， 在球拍的另外

一面也贴了大维 388D-1 长胶 （0.5 毫

米厚海绵）， 并开始练习打长胶， 而此

一改变， 在同老蒋的比赛中就派上了

用场。 后来， 退休不久的球友路老师

也改打长胶。 就这样， 第一次同陶老

师对阵的三人中， 就有两人改打长胶，

只有小沈坚持他的反胶打法不变， 长

胶之魅力可见一斑。 小陶老师 28 岁的

球友小梁上次没遇到陶老师， 前不久

陶老师再来， 他兴致勃勃上阵， 垂头

丧气下场， 嘴里嘟囔着 “这球打得我

都开始怀疑人生了。 打了这么多年球，

统统白打了 ” 。 陶老师见状安慰他 ：

“曾有省队球员输给我的。” 听闻此语，

小梁的心情方才好了一些。

三位老人， 虽使用胶皮不同， 打

法各异， 取胜之道有别， 然也有共同

之点， 那便是： 见多识广， 心态平和，

落后不急， 领先不骄； 站位近台， 打

控制球， 以柔克刚， 后发制人。 其发

球也多变 ， 其落点也刁钻 ； 对阵之

时， 鲜有失误。 他们与对手比头脑之

多变而非力气之大小， 比手腕之灵活

而非步伐之灵便， 比经验之丰富而非

反应之快慢。 他们的打法， 充分体现

了以柔克刚 、 以静制动 、 以变应滞 、

以怪胜强的特点。 落败之后， 我痛加

反省， 上述三位老人的这些特点， 不

正是自己要学习的么 ？ 他们是对手 ，

可也是最好的老师呀！ 败在这样的老

人拍下， 正是理所当然， 又有什么可

郁闷的呢？

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 想我从

初中开始练习打乒乓球， 迄今四十余

载， 输在我拍下之人不在少数， 但真

正让我铭记的 ， 是那些赢了我的人 ，

比如上述三位年逾古稀的老者。 有句

话道 “在中国， 永远都不要说你乒乓

球打得有多好”， 信哉斯言！

二○二一年六月廿二日上午

山
中
读
书

张

蛰

我每次去山里消磨夏日 ， 都带几

本书 。

带什么书并无计划， 出发进山的前

一晚 ， 我会在书架前一排排地看过去 ，

抽出书名、 出版社、 书脊设计、 作者名

字或者其他什么瞬间让我决定带走的那

一本。 每次都是这样， 每次都是十本八

本没有任何关联的书被我塞进行李箱。

我去山里纯粹为了无所事事， 带书

去只是我无所事事的一部分 。 在山里 ，

读书并不是每天都会发生。 如果闲晃乱

逛 、 漫无目的地游荡久了 ， 或者在房

间、 庭院、 山野的树下也或者水边发呆

久了 ， 连看白天云的变幻夜晚星星的

闪烁 、 倾听大山的寂静 、 回忆很久以

前发生的事情也觉得无聊的时候 ， 我

才会到摊着书的桌子前扫来扫去 ， 掂

量着翻翻哪一本打发时间 。 总之 ， 将

人彻底懒散开是我进山的目的 ， 山中

读书只是我懒懒散散消磨山里漫长时

间的一种手段。

一本书被我打开， 可能接下来的一

天或者两天， 整个人陷进去， 除了吃饭、

睡觉， 就是读书， 这个时候既想不起来

游荡 ， 也想不起来发呆 。 像欧文·肖的

《幼狮》 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后来我告诉

一位搞文学批评的朋友， 说 《幼狮》 是

我看过的最好的二战小说。 那位朋友说

他会找来读读。 但后来再没有下文， 或

许他没看， 或许看了对我的说法嗤之以

鼻 。 我的阅读毕竟是有限 。 但无所谓 ，

我仍然坚持它是一本好小说。 也有的书，

读了几页就又被我放下， 翻开又让我放

下的书， 有的是写得糟糕 （遇到这种情

况我会想自己当初为何买了这本书）， 有

的是与我冥冥之中的模糊期待不一致 ，

有的是因为我突然失去了读下去的欲

望 ， 也有的是说来你可能不信的缘

由———书写得太好了 。 这种极好的书 ，

总是逼迫我不自觉地在其文字与我个人

的诸般记忆中钻来钻去， 兴奋地思考一

些有意思的现象和结论， 试图用其他书

中的内容与眼下的阅读所见进行比对印

证， 可是那些可以比照的书又没有带到

山里来 ， 于是遗憾中又会有其他诸多

的联想 ， 想象 ， 甚至推演 。 这一番思

来想去的折腾 ， 最后把自己整个人都

搞累了 。 接读不下去 ， 也就放下 ， 告

诉自己出山后再搞清 。 有一次我突然

想到 ， 眼前这本书以前也读过 ， 为何

那时候没有发现它的好 ？ 想了老半天 ，

找了一堆原因， 但又都觉得不是。 类似

的情形发生了好几回后， 有一天， 我恍

然大悟是山中状态的缘故， 是山中的状

态让我读出了书的好。 不仅是人因山而

生的状态， 还有山的状态， 都影响了我

的阅读。

这是一种奇妙的读书体验， 但确确

实实发生在我身上。 我发现， 山会用一

种最自然的存在去苏醒一个人。 山最伟

大的地方就是它既沉默又坦然地接纳每

一个愿意埋进来的人， 用它各种姿态的

风、 游移的日光、 不定的月色、 有声无

声的水流 、 万千昆虫和数不清的鸟鸣 、

郁郁苍苍的山林、 各种色彩各种形状的

花草， 当然还有它自己最开始就拥有的

伫立姿势， 不动声色地消解了一个人浑

身上下里里外外的紧张， 用自在让人慵

懒中松弛自然起来。 这时无目的的翻阅

就会让你有之前没有的敏感与直觉。 当

然， 单就读书本身， 人也需要慵懒无意

义， 为什么读一本书， 一定要从中找到

什么呢？ 这是山中读书的另一种收获。

在山里， 我偶尔也会带一本书出门，

并不是为了读它， 是防着自己晃累了坐

在树下休息时突然想翻翻。 这只是以防

万一， 山里吸引我的东西太多， 即便坐

下来休息， 书也没有树叶、 野花、 远处

的山峦和茶园吸引我。 但的确也有那么

几次， 我在七弯八拐的山间小路溜达累

了， 就势坐在一棵树下或者溪边的一块

石头上 ， 隐在树荫里读书 。 阿兰·德波

顿 《无聊的魅力》 就是在溪边的一块石

头上最后读完的。 再早些， 因为 《哲学

的慰藉 》， 我知道了这位英国人 。 《无

聊的魅力》 中的书写刚好迎合了我跑到

山里无所事事的心理需要。 记得特别清

楚的另外一次野外读书， 是在一棵高大

的香樟树下， 读赫拉巴尔的 《过于喧嚣

的孤独》。 那是一个闷热的半下午， 我先

是在香樟树下发呆， 远处深邃的天空催

发了我要读书的冲动， 就打开了随手带

出来的那本 《过于喧嚣的孤独》， 接读大

约一周前读了一半的内容。 你很难想象，

山野里读书有时候会有一种怎样的愉悦，

那是一种无法完全陈述出来的快乐， 每

一本可能都不一样 。 那次接读赫拉巴

尔， 书中黑色幽默传递出来的情绪， 让

我既快乐又忧伤 ， 内心有种隐秘的欢

喜。 我沉浸在故事里， 连身边的闷热变

成了凉风都不知道， 直到头顶上方响起

雨打树冠的声响才意识到不妙。 但为时

已晚， 雨落下来了。 我没带雨具， 只好

在树下把腰弯下来， 把书放在胸口。 这

个办法并不管用， 雨越下越大， 雨水顺

着身子往下淌 ， 我最后干脆雨中漫步 ，

晃荡着走回住处 。 书当然不能再要了 ，

后来买了它的第二版 。 我就近去山里 ，

又带上了赫拉巴尔的这本书， 就是因为

看到书名时想起了那场大雨， 香樟树下

阅读这本书的快乐又忧伤的神秘体验一

下子在记忆里跑出来。

在山里打发时间， 诱使我打开一本

书的机缘是神秘的， 常常不期而遇。 有

一次山间远眺， 我抬眼望见湖 小镇的

上空静泊着一朵酷似帆船的云， 它的四

周晴空万里， 夕阳正从我在的山的背后

给帆船的桅杆镀上一层淡淡的金色。 那

一刻我控制不住地想读里尔克， 里尔克

与那一朵云帆船有何联系？ 实在说不清

楚。 一天清晨， 我沿着一条山溪往里走，

溪水一会儿大一会儿小， 越走越深， 彻

底没了人走的痕迹 ， 只有水流的指引 。

我最后来到一处不算小的水面， 四周灌

木丛生。 在这里， 连鸟的叫都带着水的

味道， 我感慨地站定， 看水， 听鸟 ， 水

四周的灌木丛中不时响起清脆的声响 。

这时， 一股山风从对面拂来， 我居然闻

到了少年时代身处漫河滩时空气中弥漫

的青草香。 闭上眼睛， 我任由这股气息

包围我 ， 直到它消失 。 睁开眼的一瞬

间， 我就决定回去后重读加拿大作家麦

克劳德的 《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 》 ，

那是上海文艺社所出 “短经典” 第四辑

中的一种 。 当然 ， 在山里发呆的时候 ，

坐在窗下兴趣盎然地看着庭院落雨的时

候， 或是其他什么时候， 都有促发我打

开一本书去读的念头， 有时候念头付诸

了行动 ， 有时候也没有 ， 念头生出来 ，

念头也会消失， 消失了就不读。

这种随意的阅读只是我山间生活极

小的一部分， 但这种不被打扰的阅读却

让我独处的感觉更加舒适， 隐秘的快乐

常常簇拥着我， 因为书而在房间里或山

野里大笑， 想想就美妙至极。 与书房中

的阅读相比， 山居的状态更能帮我看到

文字的背面。 书写的意义和阅读的意义

不仅仅是描述和对话的过程， 更在这种

过程中的心理与精神活动， 在山里， 似

乎这种过程或者活动来得更容易。 对我

来说， 山中的随意翻阅， 文字带来的快

乐不仅在于理解了写作者和我自己， 更

在于看到了局部生活的真相。 能看到生

活的真相真是太难了， 生活并不是你简

单的眼中所见， 山居读书绝对帮了我一

个大忙 。 有一天 ， 我在一张纸上写道 ：

任何书写都是一种历史性描述， 都是生

活真相的抽象表达， 必须有人记录， 也

必须有人阅读。 不论在不在山里。

扯到山中读书， 在与朋友的聊天中，

我说了如上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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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咬菜根，我们咬的是苋菜梗
赵 畅

苋菜的幼苗， 很是鲜嫩， 上海人

称之为 “米西 ”。 可惜 ， 当年在浙东

老家， 村里人并不吃鲜苋菜， 也就是

说 ， 种苋菜纯粹是为了做霉苋菜梗 。

当粗壮得比大拇指还大一号的苋菜

梗， 其顶端开花结籽以后， 大抵就可

以从地里起获了。

成熟的苋菜梗， 其实是一种茎状

植物， 外表虽青青翠翠， 但却有着硬

邦邦的布满沟沟壑壑的皮子， 青翠皮

子里包裹着的 ， 就是苋菜梗的肉了 。

若横切一刀， 我们所能看到的是近乎

“鱼子纹 ” 的模样 。 这也从一个侧面

向我们给出了一个答案 ： 吃霉苋菜

时， 何以嚼尽其肉以后， 其里还剩有

跟甘蔗相近似的渣。

当年， 我寄养在四明山麓一个小

山村里的祖父祖母家， 在那里见证了

制作霉苋菜梗的整个过程 。 新鲜的

苋菜梗很硬 ， 没法做菜 ， 也没法下

口 ， 只有经过霉制以后 ， 获得了肥

腴的口感 ， 才有了农家菜的特色 。

去了顶的苋菜梗被捆扎运回家里， 很

快就会被祖母整切成一寸余长的段 ，

在冷水里浸泡八小时左右。 当水中微

微泛起一层云雾状的泡沫以后， 就可

以洗净、 沥干了。 通常情况下， 祖母

总是按照六、 七斤苋菜梗加一两粗盐

的比例将其拌匀， 放十二小时后， 再

次将水沥干。

放入可以盛装六、 七斤霉苋菜梗

的瓮前， 祖母事先总是会将瓮里里外

外洗个干净 ， 并在烈日下暴晒一番 。

祖母说， 这既是为了净瓶也是为了杀

毒。 当拌好以后的苋菜梗， 被陆陆续

续装入瓮后， 祖母会选用利于透气的

几层叠加起来的细纱布覆盖瓮口， 并

用苎麻细绳捆扎紧实。 三天后， 祖母

揭开封口。 哇， 我发现这苋菜梗似乎

比原来的色泽更嫩绿了， 且还出现了

白花和缓缓上升而正变幻着的泡沫 。

“如果出现了黄花或红花 ， 就说明做

坏了， 吃了会中毒， 只能倒掉了事”，

祖母看见白花， 自是笑逐颜开。 此时

此刻， 她还会再放入三两粗盐， 倒进

冷水， 直到将苋菜梗淹没———但一定

会给瓮口留出合适的空间， 以免霉制

膨胀以后冲顶爆盖———然后上面再撒

上少许盐， 并按照原来的封口方式把

瓮口封好 。 在祖母精细的制作工艺

中， 我还发现了另一个细节， 就是每

次打开封口， 祖母总是要将细纱布湿

润一下。 这看似不经意间的一个小动

作， 却有着很大的学问。 原来， 这是

为了防止小虫子生卵进去。 约摸三天

以后， 经过与水与空气以及诸多微生

物的撮合、 交融、 发酵， 苋菜梗始霉

变软 ， 这也就意味着其可慢慢食用

了。 每次从瓮中捞霉苋菜梗， 祖母总

是不忘将手洗得干干净净， 为的是不

带菌入瓮。

霉苋菜梗， 最本味的品尝， 该是

单独蒸着吃了。 蒸熟了的霉苋菜梗一

经起镬， 那霉稠稠、 暖烘烘的滋味便

扑鼻而至。 此时， 祖母还会往里滴上

几滴菜油。 不知菜油与蒸熟了的霉苋

菜梗相遇， 发生的是物理反应还是化

学反应， 那袅袅升腾而起的味儿似乎

成了一种更纯正更地道的霉香与香

霉———眨眼间， 竟化作烈马绝尘直奔

舌尖喉咙而去。

在小山村， 蒸熟以后的霉苋菜梗，

配合下饭， 其讲究的是 “一含二啜三

嚼” 的吃法。 “含”， 是指将霉苋菜梗

送往嘴里后先含一下， 以初步体验汤

汁的鲜味； “啜”， 即用力将肉从硬壳

中吸吮出来 ， 以品尝其微酸 、 霉鲜 、

纯香的滋味； “嚼”， 是用牙齿再嚼一

嚼， 将剩余的鲜美味统统 “打扫” 干

净。 自然， 每走完一步， 这霉苋菜梗

就会被筷子夹出来而暂时放到碗里 。

换言之 ， 只有当一大口米饭下了肚 ，

才会接着走下一步。 这般吃法， 既有

着节省吃菜的考虑， 其实， 也是为了

求得霉苋菜梗与米饭搭配的最佳效益。

当年， 一般家庭都会制作储存五、 六

瓮霉苋菜梗。 霉苋菜梗之所以成为村

民餐桌上一道不变的菜肴， 不仅因为

其鲜美、 醒胃、 煞饭， 还因为这是那

个物资严重匮乏年代无法之法的无奈

选择。 是否可以这样说呢？ 食用霉苋

菜梗的习惯， 从中也折射了村民们赓

续 “安贫贱 ， 敝衣恶食 ， 终岁勤劳 ”

的传统。

其实， 霉苋菜梗的吃法， 远不止

上述一种。 由其雅量豁达的禀性和互

融互通的特性所决定， 霉苋菜梗与其

他食物相互搭， 照样能够达到利己利

他的目的与境界 。 比如 ， 与青南瓜 、

豆腐、 芋艿、 蒲子、 毛豆荚、 豆腐干

等分别蒸着吃， 那滋味不免带着 “你

中有我、 我中有你” 的混杂味， 以至

在 “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 中将舌尖

上的美味调制得让人 “三月不知肉

味”。 霉苋菜梗， 可谓全身是宝。 除了

霉苋菜梗本身， 其剩下的卤汁也是宝

中之宝。 这些卤汁， 作为老卤既可为

下次腌制新苋菜梗发挥酒糵一样的

“酵母助酿 ” 作用 ， 更可以作为调制

其他食物的上好佐料 ， 起到无可替

代的 “熏染 ” 效果 。 比如人见人爱

的绍兴油炸臭豆腐 ， 就是用霉苋菜

梗卤汁浸渍以后油炸而成的一道中

国经典美食。

想起知堂老人在 《苋菜梗 》 一

文中言 ： “ 《邵氏闻见录 》 云 : ‘汪

信民常言 ， 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可

做 ， 胡康侯闻之击节叹赏 。’ 俗语亦

云 : ‘布衣暖 ， 菜根香 ， 读书滋味

长 。’ ”“咬了菜根是否百事可做 ， 我

不能确说， 但是我觉得这是颇有意义

的 ， 第一可以食贫 ， 第二可以习苦 ，

而实在却也有清淡的滋味， 并没有蕺

这样难吃， 胆这样难尝。 这个年头儿

人们似乎应该学得略略吃得起苦才

好 。” 先人能把菜根 “咬 ” 得这么励

志， 我们食苋菜梗的时候， 也不妨在

精神层面上作些思考， 比如 “食贫”，

比如 “习苦 ”， 比如 “淡泊 ” ……乡

土、 食物与文明的关系， 总是值得细

细涵泳。


